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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善良而有担当的人挺身而出
■查琼芳

虽然有时繁忙紧张 ， 有时沮丧
和心痛， 但是在抗疫前线的我们依
然热爱生活

2月 12日， 援鄂第 19天
三女将值班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除了零星处理了两例

突发事件以外， 真的是一夜无殊。 上半夜在熟悉新病人情
况和复习老病人病历中很快度过。

一起值班的周医生是个 “雷锋”。 在到达武汉的第二
天， 也就是我们大家忙着学习消毒、 隔离知识， 准备上岗
时， 他们医院一起来的一个小伙伴发高热， 这位小伙伴到
武汉前奋战在发热门诊， 所以领队为了大伙的安全， 命令
她单间隔离。 被隔离的她需要有人照顾， 周医生主动承担
了为小伙伴送饭送菜的职责， 幸运的是， 三天后小伙伴退
热了， 所做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也是阴性。

周医生来自二级医院， 她说今天是她在武汉的重症
病房里第一次单独值夜班， 心跳比任何时候都快， 忐忑、

紧张 ， 五味杂陈 。 她紧张夜间发生了事情该如何处理 ，

我和另外一位医生一起安慰她 ， 三人一起 ， 同舟共济 ，

互相帮助嘛。 下半夜，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夜间刺
骨的冷在棉大衣、 取暖器的保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
夜平安！

8 点交完班后， 来自上海九院呼吸科的熊主任给大
家上课 ， 题目是 《病毒性肺炎所致呼吸衰竭的诊疗思
路 》。 熊主任已经总结好前段时间病人诊治的经验 ， 结
合了在武汉其他重症病房一线工作的各位大佬的诊治经
验、 武汉各医院 ICU 专家之前一个月救治危重病人的经
验 、 2003 年 SARS 救治的经验 ， 为我们上海医疗队制
定了一整套新冠肺炎危重病人救治的模式， 包括无创呼
吸机肺炎设置的参数、 气管插管合理时间， 激素使用合
适时机 ， 激素的剂量和疗程 ， 哪些类型的病人使用鼻
罩、 如何脱机， 等等。 他的 “上海方案” 考虑得一应俱
全， 感觉夜班后的自己补充到满满的精神食粮， 一扫值
夜的疲倦。

讲课结束， 郑队强调我们的病人应该有标准化的治
疗 。 在标准化的基础上 ， 要精准治疗 ， 需要进一步调
整呼吸机参数 ， 关注机械通气的并发症和全身脏器功能
的变化。 另外再三关照大家一定要注意人文关怀， 强调
医生除了关心病人的身体疾病外， 更要关注患者心理的
变化。

今天群里发了一篇患者的日记， 详细阐述了患者进入
隔离病房后的经历和心路历程， 患者写道： “作为武汉
人， 这一回的疫情是可怕的， 但是， 同时感受到了五湖四
海是一家人。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2月 13日， 援鄂第 20天
昨天空出来的两个床位很快有了新的病人。 其中一位

病人住进来后因病情危重直接进行了气管插管。 周教授在
气管镜引导下经鼻插管， 但病人出现了严重的酸中毒和呼
吸衰竭， 这让夜班刘组长一夜未眠， 他一整晚都在调整呼
吸机参数。

为了挽救这位病人的生命， 今天医护人员要对他进行
俯卧位通气。 病人体重大约 200 斤， 穿着厚实防护服的
我们感觉力不从心， 整整五名医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 才小心翼翼地完成病人的翻身。 周教授又调整了他的
呼吸机参数， 希望他能够挺过这关。

……

今早的酒店门口惊现一束不知名的野花野草 。 听说
是一位陆军女队员从外面摘来的 ， 因为不能带进酒店 ，

她就向酒店申请了一个花瓶， 插在花瓶里， 放在酒店门
口， 希望大家每天看着生机盎然的野花野草， 能够心情
愉快。

下午的酒店大堂， 一位陆军女队员在钢琴前弹起了
《致爱丽丝》。 虽然没有多少观众和听众， 但是明朗欢乐
的旋律让人感受到了爱和远方。 是啊， 虽然有时繁忙紧
张， 有时沮丧和心痛， 但是在抗疫前线的我们依然热爱
生活。

2月 14日， 援鄂第 21天
我们重症病房的第一例患者今天出院了。 之前我们的

病人好转后都是转到轻症病房， 统计出院人数时不算在我
们病区。 驰援武汉 20 多天来， 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患者出
院的喜悦： 当看到病人竖起大拇指， 欣喜若狂的我们感觉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们重症病房有一对夫妻， 15 床和 6 床， 同时感染
了新冠肺炎， 住进了隔离病房。 15 床的妻子病情比较重，

需要无创通气； 6 床的丈夫症状相对轻， 吸氧就可以了。

胆小的 15 床时刻都需要人作陪， 夜间由护士作陪， 连上
厕所也叫护士站在门外， 白天则是 6 床患者多次过去相
陪。 今天是情人节， 两人坐在一起， 虽然没有鲜花， 但是
一人手捧一个苹果， 无比虔诚地请我们的护士帮他们拍了
一张合影。 我想， 等他们出院了， 他们会永远记得今天这
个特殊的情人节。

回到酒店， 我们的队长助理张明明老师在群里发文：

“我们是一群善良而有担当的人， 我们的默默付出并不喧
嚣， 但就是那么有温度。 疫情虽然暂时阻隔了我们的脚
步 ， 但心与心的距离不会改变 。 在这个特殊的情人节 ，

相信爱的力量 。 ” 队里为每一位队员准备了情人节礼
物———一份费列罗巧克力和一份润肤乳， 感谢每一位默默
的付出。

2月 15日， 援鄂第 22天
昨晚， 武汉整整下了一夜的雨。 我住的楼层高 ， 听

着外面咆哮的风声和大雨击打在窗台上的声音， 几乎一
夜未眠。 楼下吃早饭时， 碰到郑队， 他同样因为大风大
雨和窗框发出的声音而彻夜未眠。 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
里， 有多少武汉人 （我们自诩是新武汉人） 无法或者未
能入睡啊？！

护士的工作通常是四小时轮一班。 夜间 12 点和凌晨
4 点上班的护士由专门的司机师傅接送。 这位司机师傅是
自愿加班的， 夜间就睡在车上， 为上下班的医护人员提供
服务。 今天武汉大降温， 他依然在车上坚守。 全队都由衷
地感恩司机师傅的付出和心意。

酒店门口放着很多黄色的长柄雨伞， 这是爱心企业捐给
我们医疗队的。 之前一直用不上， 今天终于派上了大用处。

雨伞是公用的， 要用就自己拿， 不用登记， 回来后放回原
处。 除了我们上海医疗队使用以外， 其他医疗队也能用。 非
常时期， 大家都很自觉， 尽量不给酒店增添麻烦。 我们撑着
雨伞到医院， 在楼梯口， 一排整齐划一的 “雨伞墙” 成为重
症病房一道特殊的风景。

明后天， 我们组可能还有病人出
院。 重症病房的春天已经来临

2月 16日， 援鄂第 23天
昨天跟夜班交班时， 我对接班医生说， 我们组的其他病

人都还平稳， 但 5 床的情况不太好， 下午的检查指标都不
太乐观， 明天查房时最好请示一下周教授是否调整一下用
药。 刚换好衣服走到楼下， 就听说 5 床的心跳骤停。 怎么
可能？ 之前氧饱和度和心率都是好的，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昨晚 8 点多， 我们医生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5 床家属同
意尸体解剖， 已签字。 怎么回事？ 5 床真的过世了？ 赶紧询
问值班医生， 又是一个心跳骤停的病例。

目前对于新冠病毒引起的人体生理病理改变， 我们更多
的是根据临床症状去推断， 却没有病理学的依据 。 如果 5

床家属真的同意遗体解剖， 这应该是全国第一例， 这个决定
对于我们后续认知新冠肺炎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但是我们需
要国家法律的许可， 需要伦理学的支持， 需要家属的同意。

5 床是位老先生， 印象中， 他一直比较烦躁， 昨天开始
嗜睡， 他的家属也是普通人，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在崇尚入
土为安的中国人眼里， 5 床的家属做出了让人感动的决定，

或许， 他的决定， 会有利于我们寻找新冠肺炎的致病性和
致死性， 为未来挽救更多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这个消息很突然， 群里的每一个人都对老先生及其家属肃
然起敬。

今天下午 ， 我们又得知 24 床家属也同意进行遗体
解剖 。

已经难以用语言表达我们此刻的感谢。 全武汉人民甚至
全国人民应该感谢 5 床和 24 床的病人和他们家属的决定，

感谢这些饱受创伤的武汉人， 感谢他们还来不及悲伤却在背
后无私奉献。 有这样的人民，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月 17日， 援鄂第 24天
一早起床听说我们仁济医院已组织了 150 余人的医疗

队， 包括 60 名医生， 90 名护士， 很快就要赶来武汉。 武
汉的病人不是在减少吗？ 为什么还要过来？ 呼吸科还会派谁
来？ 仁济其他科室的兄弟姐妹们谁会来武汉？ 一个个问题浮
现在我脑海中。 但不一会儿， 这些谜团就被一一解开。

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在新闻里说： “目前还有一
批危重和重症病人， 并且数量还在增加； 要建设一大批方
舱医院， 确定一批集中隔离点。” 这或许意味着需要增加更
多的医护人员 。 如此看来 ， 武汉保卫战已经开始总攻了 。

因此， 上海又向武汉增援医护人员。

君住长江头 ， 我住长江尾 ， 这是共饮长江水的交情 。

此次上海再次派遣医务人员来武汉， 留在上海的同事们将
面临更大的诊疗任务， 他们的压力也不小。 武汉保卫战和
上海保卫战都要打好！

至于谁来武汉———我的手机微信不停地有消息过来 ，

有同事自愿出征 ， 询问注意事项的 ； 有帮科室同事询问
应该带点什么物资的 ； 也有护士长为下面出征的护士询
问的……作为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援鄂医生， 我把需要带的
物资列了个表格， 一一发给有需要的同事。 从他们的言语
里， 我听到的都是满满的勇气和担当。

我们医院 B 超室的吴同学也报名了。 她有点紧张， 有
点害怕， 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报名了。 她问了我需要带的东
西后， 匆匆赶回去收拾行李， 可是数个小时后， 她很遗憾
地告诉我， 因为她的心脏功能不太好， 心肌缺血， 所以领
导考虑再三， 没批准她的申请， 换其他人出征。 心内科的

金主任， 他说他之前没有报名， 但这次报名的同事家中有
事不能参加 ， 他就主动请缨了 。 他还有四个导管没做完 ，

要今天全部做完， 明天才能出发。 我们呼吸科又派了四位
同事， 科主任蒋捍东也参加并亲自带队。 这四人中三位是
共产党员。

我们的同事都是战士， 在祖国需要时， 都能挺身而出，

为的只是自己作为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2月 21日， 援鄂第 28天
换好工作服， 刚到医生办公室就看见周教授前面放了一

个大大的塑料袋。 等大家差不多都到了， 周教授把塑料袋打
开， 里面是几套防护服和游泳眼镜。 周教授激动地说， 这是
一名上海小学生寄给他的物资。 小学生和他的爸爸妈妈买了
八套防护服全部捐出，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不知道这位小朋
友和他的家人经历了怎样的周折， 才能在防护物资统一管理
的现在收集到这么多防护服。 从小朋友稚嫩的笔迹中， 我们
看到了人民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看到了祖国的未来。 护士
长说， 她们也收到了一位上海阿姨寄来的物资。 微信朋友圈
说， 上海人民把我们 “借” 给了武汉！ 一批批物资的到来表
达了他们的关爱， 他们期盼着我们早日平安回归。 大家都很
感动！

接下来是交班时间， 交完班， 郑队再次重申安全问题，

并让我们认真地读一遍瑞金医院的防护服穿戴和脱卸口诀，

让每位队员牢记四个 “务必”： 务必高度警惕、 务必严格管
理、 务必规范流程、 务必戒骄戒躁！ 是啊， 我们援鄂已有
28 天， 现在正是容易疲劳和松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振奋
精神， 认真严谨地做好防护工作和各项工作。

今天我跟着周教授进隔离病房查房。 查完房， 护士们已
准备好全套气管插管的装置。 病人充分镇静后， 周教授做了
气管镜引导下经鼻气管插管。 他熟练的程度让我钦佩。 今天
在边上做助手， 观摩了一遍实际操作后， 我心里稳多了。 俗
话说 “技多不压身”， 我今天又学会了新技能。 周教授做好
气管插管， 调好呼吸机模式和参数， 观察了一会儿病人的生
命体征后才离开。 有周教授坐镇把关， 我更放心了。

我们组今天有一位病人出院。 他症状好转， 核酸检测
结果也是连续阴性 ， 肺部 CT 检查也好转了 。 按照目前的
流程， 病人出院后还需要居家隔离两周。 可是， 病人表达
了他家住房紧张的困难， 担心影响到其他家人。 我们把这
个情况汇报给了医院医务处， 通过协调， 病人今天出院的
时候， 他所在的社区会派车把他接到附近酒店隔离观察两
周。 我告知他出院后的两周、 四周随访计划。 明后天， 我
们组可能还有病人出院。 重症病房的春天已经来临。

平时简单的操作， 没想到在隔离
病房这么难 ， 心里有点后悔没有找
帮手

2月 22日， 援鄂第 29天
今天， 我们小组最年轻的病人出院了。 他才 20 出头，

大约 10 天前从其他楼层转来的。 他因为新冠肺炎住院， 但
是白细胞将近 4 万， 同时合并糖尿病和肾功能不全， 当时
病情非常危重， 所以被转到了我们楼层。

我们小组在周教授的带领下， 经过仔细讨论， 制定了
周密的治疗方案， 不仅解除了患者泌尿道的梗阻， 逆转了
肾功能， 而且每天监测血糖， 通过调整胰岛素的用量控制
好血糖。 我们为他选择了合适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 他的
肺部情况也一天天好转了。

小伙子渐渐和我们医护人员成了朋友， 从躺床上跷着
二郎腿的 “大少爷” 变成了主动帮忙干活的好青年 （尽管
我们希望他安心休养， 但是他坚持要帮忙）， 他一边干活一
边还说他这是在运动。 今天他要出院了， 护士们想与他拍
张合影， 他害羞地说自己不好看， 坚决不肯露脸， 只肯露
个劳动的背影。

今天从大群里得知， 昨天晚上在我们三楼上班的一名
护士身体不舒服 ， 三位医生帮助她 ， 一位背着她做检查 ，

一位来回奔走为她找药， 一位夜间守护着她， 外围护士上
12 个小时班本来已经很辛苦了， 可还是一个人扛下了两人
份的活， 护士长放弃休息， 一早赶过去接班。 今天那位护
士的身体好多了， 她在大群里感谢大家， 她说： “虽然远
在他乡， 但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是啊， 我们医疗队
的团队精神已经形成， 我们在这里守望相助！

2月 23日， 援鄂第 30天
时间过得飞快 ， 转眼间来武汉满一个月了 。 在武汉 ，

我们从刺骨的冬天进入温暖的春天。 我们上海第一批援鄂
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从陌生到熟悉， 已经成为相亲相爱的
一家人。

今天一早， 大群里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是， 今天
零点到 4 点上班的内围护士 ， 在换好衣服进隔离病房前 ，

6 个姑娘围站在一起， 中间一位姑娘端坐着 ， 大家一起唱
着生日快乐歌 。 这是一个来自隔离病房的生日祝福 ， 大
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 看不出谁是谁 ， 但从歌声里能听
到大家的满满祝福和团队的爱心 。 看样子今天又是谁的
生日了 ， 是谁这么幸运 ， 在我们到达武汉的 “满月 ” 过
生日 ？

中午队长助理张明明老师在大群里留言， 今晚 7 点将
在酒店楼下的武汉餐厅为来自奉贤区中心医院的一位姑娘
过生日 ， 也隆重庆祝我们到武汉 “满月 ”， 希望大家继续
努力奋斗。 可惜今天我们三女将值夜班， 无缘看到这场特
殊的 “满月酒” 兼 “生日会” 了。

后勤总管、 来自新华医院的刘老师在群里呼唤， 明天
二月初二 “龙抬头”， 有志愿者理发师 “Tony 老师” 来为
大家服务， 我们的 “Tony 老师” 看样子任务艰巨啊。

说起刘老师 ， 我们昵称他 “刘老板 ”。 刘老板是我们
的 “大内总管 ”， 俗话说 “兵马未动 ， 粮草先行 ”， 可是
我们这支队伍因为出发仓促 ， 称得上是 “兵马先行 ， 粮
草后动 ”。 所以 ， 对志愿者小分队来说 ， 刘老板干的活是
又苦又累 ， 而且压力也大 。 我们医护人员在病房里作战 ，

刘老板在后方为我们 “保驾护航 ”， 管我们吃饱穿暖还小
有富余 。 分发物资 ， 大家来不及领的 ， 刘老板会带着志
愿者小分队把东西放到每一个房间门口 ； 队员有防护物
资或生活物资捐赠途径 ， 找的也是刘老板 。 我曾看他两
个手机左右开弓不停地接着电话 ， 也曾看他凌晨 4 点出
发去武昌火车站领取物资 ， 还曾看他晚上 10∶30 推着车
把防护物资送到医院 ， 更多的是他在酒店门口管理和分
发物资时那忙碌的身影， 感觉他的活最难干， 也最累。 可
是， 刘老板苦中作乐， 把去火车站搬运行李看作放风， 并
在车上拍几张照片让我们这些天天两点一线的人们见识一
下武汉的风景。 没办法， 一个月的武汉生活， 只见识了金
银潭医院周边一个角落的风景， 只能看刘老板的照片 “望
梅止渴”。

昨天， 我们仁济医疗队在雷神山医院开工了， 开始正
式收治患者。 在刚到达武汉的两天里， 他们除了参加穿脱
防护服和消毒隔离的培训外， 更多的似乎是在参与雷神山
医院的病区建设 ， 颇有白手起家的感觉 ， 还需要规划布
局， 运送物资。 同事在朋友群发图， 笑称： “欲做白衣战
士 ， 先做白领民工 。” 听说他们普通病房昨天下午 3∶30

已经收病人了 ， 今晚 ICU 也即将迎接第一批病人 ， 你们
辛苦了。

今天夜班。 夕阳西下， 映照在落日余晖下的金银潭医
院很美。 经历这一次磨难， 全中国应该都知道它了吧。

2月 27日， 援鄂第 34天
我们组有位病人， 又一次气胸了， 昨天做的 CT 提示右

肺被压缩了 30%， 右下肺还有肺大泡。 鉴于他的这种基础
肺部情况， 周教授和大家商量， 气体靠病人自己吸收估计很
难， 我们要帮他一把， 给他放根细的胸引管， 让气体从胸腔
内排出， 减少对肺的压迫。 周教授和刘组长都提出要跟我一
起进去， 帮我忙。 我婉拒了， 多一个人多一份风险， 再说这
个操作相对简单， 我可以让里面的护士帮我一把。

又是一套穿防护服的操作， 我们的院感老师依旧在旁边
监督和帮忙， 等全套防护措施做完， 我已经冒汗了， 在防护
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特别标清楚 “医生” 二字 （否则病人
不知道我是医生啊）。

带好操作需要的东西， 我推开了隔离病房的门。 先跟气
胸病人的床位护士打好招呼， 让她帮我把消毒用品、 麻药和
注射器等都准备好， 然后跟病人做了一番解释， 并且解释了
气胸的原因和为啥要放胸管， 最后告诫他， 这些都跟他平时
抽烟有关系， 叮嘱他以后再也不能抽烟了。 看着病人听话的
眼神， 我知道我的这些话他都听进去了， 以后估计会告别香
烟了吧。 看， 我在隔离病房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戒烟宣教。

可是， 讲这些话时我都在喘， 在隔离病房讲话是很费力气
的， 那种气喘的程度， 我在脑海里翻了一下教科书， 应该跟
中度哮喘发作时差不多吧。

先查房， 跟准备今天出院的病人做好出院后的宣教， 跟
准备输注血浆又一直没能排上队的病人做好安慰， 跟好转了
迫切想出院的病人做好解释……从没觉得讲话有这么累。

我们组全部病人查完， 回到第一个病房， 我停了一会，

平复了一下气息， 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护士准备工作都做完了。 我们帮助病人把姿势摆好， 然
后开始操作。 平时简单的操作， 没想到在隔离病房这么难，

心里有点后悔没有找帮手。 找好穿刺点， 戴好手套、 常规消
毒、 铺巾……流程熟得不能再熟， 可是做起来的感受却不一
样。 护目镜尽管事先涂了防雾的液体， 但还是起雾了 （可能
因为我的热量太足了）， 视野模糊， 还有戴着三层手套的手，

手指敏感性和灵活度都打了很大的折扣， 还得防止针刺伤，

一切操作就像慢动作一样进行着。 一边操作， 一边还得安慰
病人： “你看， 我这就跟皇帝的新装一样， 你看我一针筒一
针筒地往外抽， 可是你却啥也看不到。 其实， 我抽的是气
体， 你胸腔里的气体。” （我心里还藏了一句话， 姐抽的不
是气体， 是病毒。） 干完活， 给病人固定好， 叮嘱好注意事
项， 我全身已经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了。

一出病房， 走廊里的护士妹妹对着我全身猛喷消毒药
水。 我拖着脚步慢慢走， 离开隔离病房时又要经历一套脱
防护服的流程， 这次， 我脱得特别慢， 每一个细节都注意
到了。 回到办公室， 手消毒， 擦洗自己的眼镜， 用消毒巾
把脸也擦一遍， 开好取暖器， 贴上暖宝宝， 我需要把身上
焐干， 还得继续坚持到晚上 6 点下班。 这个特殊时期， 千
万不能感冒了。

赶紧和小伙伴打招呼： “离我远点。” 因为我是一个有
“臭味” 的人。

（摘编整理： 陆纾文）

殷正洲 《最可爱的人》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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